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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战略，也就是说，你能
把自己一生一世要做的事说清楚，
而且再也不改变了。战略的力量
首先在于它要求你按照既定的方
向连续、正向地积累，连续、正向的
积累就会把“事”变成“业”。什么
叫事业？事业就是一系列有价值
的事情连续、正向地积累。打个比
方，我喝水，喝一口，这叫事；我一
直喝，喝了20个小时，这是行为艺
术；当我喝到 200个小时的时候，
我可能就死在这儿了，这就叫事
业。我为了喝水的事业鞠躬尽瘁，
全世界最能喝水的人就是我，我一
生干了一项事业，就是把喝水喝到
世界第一。

从国家和全世界的经济来
看，200多年以前，中国正处于清
朝的鼎盛时期。那时候，中国的
GDP比美国高一倍以上，而美国
是扶贫对象，按今天的话来讲，就
是全球的贫困地区。那时候美国
人做了一个选择，选择了独立，颁
布了宪法。或许美国宪法的创立
者当时也认为这部宪法维持不了
十年，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把
它维持住。美国人就这样一代代
地坚持，到现在，美国已经换了四

十几任总统，但国家的基本制度
没变过，这部宪法没变过，它的
GDP目前在全球排名第一。而中
国这 200 多年来不断地在选择，
如果我们当时选对了一种制度，
坚持一种经济发展的方式不变，
再加上我们的起步条件比美国
好，那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全球第
一。因为我们不断地在选，不断
地在改，所以我们没有表现出战
略的力量，表现出的只是一种选
择的机动性。

其次，战略要求我们学会放
弃。有一种说法，叫作选择就是
放弃，自由就是枷锁。人的能力
是有限的，当你选择一些东西的
时候，你就要放弃另一些东西。
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
不能做什么，自己的能力边界在
哪儿。拿万科来说，如果万科什
么都做，今天就不可能成为中国
住宅行业的老大。如果你做 20
个行业都能做到全国第一，那就
说明全国十几亿人都比你笨，这
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
知道自己应该放弃什么。拿房地
产行业来说，如果你想在北京做，
那你就得放弃在全国其他地方做

的机会。比如，华远只在北京做，
那它就得放弃二线城市的机会，
放弃天津的机会；万通只在北京、
天津等大北京地区做，别的地方
我们不去。万科选择在全国做，
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四五十个城
市。还有一些房地产公司，可能
只选择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比
如富力、金地。所以，任何一家房
地产公司在选择地区分布的时
候，总是在放弃一些机会。如果
不放弃，你的精力和资源就会非
常分散，效率就不会高。一个房
地产的项目经理，如果做到十年
以上，他喝下去的酒是按吨算
的。我有个朋友，他在一个老员
工离开时计算了一下这个员工总
共喝了多少酒，喝了一吨都不
止。按比较能喝的人来算，一天
喝两顿，两顿喝一斤，一年少说能
喝 200斤，十年就是 2000斤，就是
一吨。如果他再能喝点儿，喝个
两吨也是可能的。你这两吨酒集
中在一个城市喝和分到五个城市
喝，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你
这两吨酒都在一个城市的规划局
或国土局喝，喝到 20 年的时候，
你在这个城市做事情就会非常顺

利。如果你分散到全国的规划局
去喝，一个规划局最多喝半斤，最
后你哪儿都认识，但哪儿都不熟，
办起事来就不会那么容易了。

再有，战略要求你做好资源
配置。在决定了做什么和不做什
么以后，你的战略伙伴就确定
了。此外，你的资本和人力等资
源也要相应地组合，按照既定的

方向去积累，成为决胜未来的力
量。比如万科决定做住宅，那做
商场的那些人就用不着了，做房
地产金融的可能也用得很少，甚
至也用不着了。万科在 20 年前
做了决定以后，它的资源就开始
向这方面集中。它的建筑师有将
近 300人，没有研究写字楼的，全
是研究住宅的。这 300个建筑师
再细分，有专门研究窗户的，有专
门研究墙的，有专门研究地板的，
还有专门研究园林的。研究墙的
建筑师又分很多种，可能一个建
筑师就专门研究墙的一部分。这
样，在住宅这个行业，万科的资源
集中度就非常高。大家想想，哪
家公司能养 300个建筑师？我们
可以明显地看到万科的产品创新
能力。就像工业产品一样，万科
的产品一代比一代好，而且万科
的创新是系统化的，能够在全国
几十个城市推广、复制。现在很
多房地产公司所谓的创新，只是
老板个人的灵机一动而已，这个
老板不在了，这种创新也就没有
了。也就是说，这些公司没有在
资源的高度集中和合理配置下持
续地向一个方向走。

靠山就是火山，机会就是陷阱
很多房地产公司的老板都

不愿意研究战略，他们不认为战
略能引导自己获得成功，总认为关
系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所有因
关系而起的企业，最后都因关系而
死。靠山就是火山，机会就是陷
阱，你总想抓机会，最后可能就会
在机会的诱惑面前掉入陷阱。比
如你通过某个关系搞定了某个领
导，批了块地给你，这叫机会。结
果这个领导的对头来了，就开始收
拾你、揭发你，然后纪委就来调查，
最后这个机会就变成了一个陷
阱。自从确定了战略，万科就坚持
阳光经营，绝不行贿，这是万科的
理念。因为它有选择，知道什么不
能做，再加上它的资源高度集中，
人员配置高度专业化，资本安排很
合理，所以它不会受机会的诱惑。
举个例子，有家公司有一块很大的
地，他们去找王石，说这块地给你，
我们不要钱，你拿去做别墅，做完
以后卖了，把钱给我们就行。王石
看了一圈说，对不起，这事我不会
做，我只会做郊区的社区，不会做
别墅。于是，他放弃了这事，没有
受它的诱惑。

所以，迷信关系是做不好公
司的，机会和垄断也不足以保证
企业高枕无忧。企业想不断发
展，就需要制定具有长远眼光的
战略。那么，怎样制定战略呢？
首先要选择方向，也就是决定你
要做什么。其次要长久地坚持，
并在选择中学会放弃。最后要围
绕着你的战略方向进行资源配
置。接下来我举一些例子，让大
家了解战略的力量在房地产行业
中究竟有多重要。

除了我刚才讲到的万科，房
地产公司还有很多不同的战略。
目前，国内的房地产公司大概分为
三种类型。一种是住宅公司，就是
只做住宅，不做别的，比如万科、中
海、顺驰、绿地等。只做住宅的公
司又分为是在全国做住宅，还是只
在局部地区做住宅。万科是在全
国做，中海跟万科差不多，绿地是
只做重点区域。顺驰也是在全国
做，但它在地区选择上更加多样，
可以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做，也
可以在洛阳做，甚至在安阳做。它
的纵向市场是比较多样化的，所选
择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
距非常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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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漫步

一颗心的平淡与绚丽
——韩露其文印象

认识韩露，是从 2007 年 8 月她调入荥阳担任
文联副主席开始的。她是驻马店人，曾经担任驻
马店地区作协副主席，文学创作势头强劲，以散文
写作见长，时常在《中华散文》《美文》《散文百家》

《散文》《散文天地》《延河》《人民日报》《文汇报》
《光明日报》等报纸杂志发表作品，当过报纸专栏
作家，出版有两本散文集，年仅30多岁就加入中国
作家协会，并且担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我想，这
样一位女子，该是外表、谈吐都很犀利、锋芒毕露
的类型吧？

然而，在韩露第一次与荥阳作者的见面会上，
她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她看上去沉稳文静，似
乎不擅长发言，声音也不大。熟悉了，她把她写的
书陆续送给我赏读，先是两本散文集《晨露》《空
枝》，继而是长篇小说《最后一位淑女》。阅读中我
发现，这位女子宁静的外表下，是内心世界匕首般
的锋锐与缤纷五彩的绚烂繁华。

韩露是以诗歌出道的，后来转写散文，散文创
作的成就更加丰硕，更加奠定了她作家的名气和
地位，她最先出版的两本文集，也都是散文合集。

《竹》是我阅读的她的第一篇散文。她钟情于
翠竹，幻想过漫山遍野的竹子，建两间竹舍，栽几丛
兰、几棵菊，溪流淙淙，自竹林中穿过。然而，当现
实中与竹为邻，虽然竹姿竹影在四时八节风霜雨雪
中美不胜收，当它们入侵自家菜园时，“我”的情绪
却起了变化。一旦发现竹子与蔬菜争宠，就忙忙地
武装起来，和这些入侵者做斗争。她的文字读起来

平平淡淡慢慢悠悠的，坦率地讲，此时我并没有感
受到奇特之处。可是，她的笔锋猛然一转，展开了
深入的反思：第一层，发现自己对竹子的热爱，不过
是一种表象，当它妨碍到自己的时候，还是毫不留
情地除掉了。这几乎是人们意识形态的一个普遍
真理。继而，第二层的反思递进而上——真正的入
侵者也许是我们这些人和人种的植物，这片土地本
来就是竹子的领地呀。去与留的权利，原来并不属
于它本身，往往被强大者的欲望或意志操控，由此
上升为哲学论题了。这正是韩露散文的绚丽所在，
给人猛然一新的文字享受。

像这样看上去平平淡淡、读后却让人猛然一
惊的文章还真不少，可以说形成了韩露的一种写
作风格，于平淡中现奇崛。《地头的小白花儿》一
文中的小白花儿，是一种野花，由于简单、柔弱、
清新，“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继而发现了这花
的特别之处，“花是有开有谢的，可这种花却是只
见花开不见花谢。那花瓣呕心沥血也不肯放弃
孕育它的花茎、花萼。最后，那洁白的小花上面
便会出现丝丝血色。一直到它又孕育了种子”。
原来，它要留下来保护它的孩子。多么顽强的责
任心啊，这既是花给予“我”的启示，也是这篇文
章给予读者的启示。由一朵花的绽放想到生命
的更替繁衍，责任与担当，也不能说不是文章的
别致之处。在《四季的记忆》一篇中，春夏秋冬四
时之景，于“我”虽然经历过很多次，但记忆中最
深刻最清晰的，每个季节却是只有一个场景。冬

天冰封的池塘，印象里是在故乡的村庄，谁知后
来“我”回到村庄，找遍了角角落落却没有找到。

“我问过奶奶和姑姑，她们都说我记错了。”而这
却是存在了很多年的“我”的记忆啊。“我的记忆，
是不是就意味着别人的遗忘？或者是，别人的遗
忘，给了我记忆？”一篇关于真实与错觉的文字就
这么有了锋利的光芒。一只绕圈的蝇子本非什
么稀罕之物，韩露遇见了它，生发出层层叠叠的
联想，有关生与死、个性与激情、爱情等。欣喜的
是，《一只绕圈的蝇子》一文被选入中国散文学会
编选的零距离散文系列丛书《名家笔下的灵性文
字——致小鸟》。

韩露的散文写作题材很普通，通常是面对花
草、田野、鱼鸭昆虫、亲情、岁月等，引发的情绪和
思想，由平常生活中激发的别致想法，孙荪先生称
赞她，在平常与平淡中“伸展自己的感官和情感的
触角，灌注生气和生命，磨砺思想的锋芒，往微妙
处和锋利处展开，力求小中见大，个别中见普
遍”。并引用罗斯金先生的话：“令人驻足赞叹的，
往往是对人的生活并无任何用处的东西，如摸不
着的倒影，无法播种的巉岩，天空奇妙的色彩。”称
赞她是罗斯金式的“驻足赞叹者”。

《最后一位淑女》是韩露近年推出的又一部力
作，可以说是对中国式婚姻的一种解读，是她向小
说创作转型的一次成功尝试。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衷心祝愿韩露在
文学创作道路上收获更多。

阅汉堂记

汉画中的角抵戏
张健莹

最初在周口收集到这块汉画像砖，曾经给
它归为狩猎当中，一个勇士，手持尖刀，一只猛
虎，血口大张，双方对峙，勇士要杀死猛虎，猛
虎要吞食勇士，这不是精彩的狩猎画面吗？

后来熟悉了汉代角抵百戏，才悟到这图像
不是什么狩猎，是正在演出中的角抵戏，汉代
的角抵原来武术竞技的成分多，还设有裁判决
定高下输赢，图中的角抵戏就有些不同，它的
名字叫《东海黄公》。有黄公和老虎两个角色，
有规定好的简单情节，说东海某个地方有一老
者黄公，年轻时很有些法术，能对付毒蛇猛
兽。待到老年，年老体衰，饮酒无度，法术失
灵，又遇老虎，难于应付，最终走上英雄末路，
反被老虎咬死。

这里不难看出，《东海黄公》有人物：人和
虎。有情节：人和虎的搏斗，人初胜后败，虎初
败后胜。有扮演，有假定性。这多么接近戏
剧！但把它说成是一出真正的戏剧，好像还是
过于匆忙，人们在观看《东海黄公》的时候，更
多地停留在对表演双方技艺的争斗上，掺杂进
去的是非判断和感情色彩不那么充分。如果
是成熟的戏剧，爱憎嬉笑悲愤，都会及时生成。

即使这样，《东海黄公》依然可以算作是戏
剧的奠基，是戏剧产生的重要阶梯。

图中那武士头上用绸子束发手持尖刀的
模样，竟有些像此后戏曲中的武生呢。

怀念汪国真
侯发山

汪国真去世，真不敢相信！他前
年夏天还和余光中夫妇结伴来到巩
义，参观了杜甫故里，拜谒了诗圣杜
甫。那时，汪国真先生神采飞扬，儒雅
大气，谈吐不凡……

汪国真去世后，全国各地的媒体
网站纷纷给予了报道，各种评论和怀
念文章大量涌现，翻看这些文字，重新
阅读汪国真的诗歌，我落泪了，原因是
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诗歌界对他的不公正待遇。

汪国真从来没有被诗歌界真正接
纳，当年有很多诗歌评论认为，汪国真
的诗歌“肤浅而单薄”，是“格言体”和

“心灵鸡汤”，甚至说他是“伪诗人”。
是的，汪国真不读尼采、胡塞尔、黑格
尔，也不读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
他主动避开了政治文化、哲学思想以
及20世纪世界诗歌生态。他在诗歌界
被嗤之以鼻。事实上呢，他的诗歌在
大学校园里被学生们广为传抄；他的
诗集《年轻的潮》一共加印了五次，发
行总量100万册。甚至曾有一上午，这
本诗集创造了销售出 4000 多册的纪
录。一次，他到上海签售时，上千人排
队的长龙在书店二楼拐了九个弯，而
在全国高校演讲时，每次校方都要组
织人墙维持秩序。随后，汪国真的另
外两部诗集《年轻的风》、《年轻的思
绪》在同年出版，总印数达 200 万册。
所以1990年这一年，在出版界有“汪国
真年”的说法。

汪国真的诗歌为何会在大众里获
得如此广泛的喜爱，因为他的诗歌主
题积极向上，昂扬超脱，他将情感和想
象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还有他的
诗歌里所透露出来的超然、豁达、平
易、恬淡的人生态度。他的《致友人》:

“不站起来/才不会倒下/更何况/我们
要浪迹天涯/跌倒是一次纪念/纪念是
一朵温馨的花”。这首诗简短而寓意
明晰，十分适宜抄录与赠予，即使就阅

读来说，汪国真的诗歌也最适宜大众
毫不费力的在小块而闲暇时间得到心
情舒畅的快感。不少年轻人把汪国真
的诗句当成座右铭：“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既然选择了
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等等。

话题再绕回来，难道那些让读者
稀里糊涂如坠云里雾里的诗歌才能算
得上好的作品？那些出版了几千册，
却束之高阁，仅被专家学者去研究的
诗人就是大家就是名家？难道“穿越
了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句才算得
上文采飞扬？难道“一只蚂蚁/另一只
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
和“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之类的诗作更有思想内涵
和艺术水准？

我是个文字爱好者，业余时间写
点文字，主要以小说为主。在文学圈
子里，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作品要有批
判意识。一个我比较尊重的作家这样
说过，要写出让当权者骂你的文章才
算是好文章。我对这种观点不敢苟
同，近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
弘扬社会主旋律，讴歌“真善美”，写出
来的东西首先能让自己的父母看，能
让自己的儿女看。我的观点曾遭到个
别作家的鄙视，说我写的某些篇章是
好人好事，没有艺术性，没有文学性。
从汪国真这里我得到了答案。他说：
诗人不是救世主，也不要故作深刻，写
出自己的特色与真情实感就足矣。这
话说得太好了，不仅诗人不是救世主，
不管哪个艺术门类的作者，都不是救
世主，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又让读
者认可的作品，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有人说，汪国真走了，带走了一个
时代的诗心，带去了最后的心灵鸡
汤。这话未免说得悲观了一些，时下
是一个需要心灵安慰的时代，一个汪
国真走了，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汪国真
出现。

新书架

《我遇到你》

今年 4 月，60 岁的敬一丹从央
视退休，写下回忆性文字，回顾自己
在央视“焦点访谈”“感动中国”“一
丹话题”等的历程，这个历程也是见
证中国百姓共同关心的重大事件的
历程。本书还包括敬一丹在全国各
地采访做节目刻骨铭心的经历，生
动叙述了遇到各层面百姓、央视共
事的工作伙伴等经历，故事真实生
动，思考和感受刻骨铭心。

书里记述了她坎坷的求学经
历，中年再造的央视奋斗，全民关注
的新闻热点，感人肺腑的记者良知，
新闻理想，强烈的职业道德感，对央
视节目的深刻反思反省，贯穿全书。

郑州的晚上
李国江

多少次，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一轮清辉挂在二七塔的塔檐
马车的铃铛摇醒我们的记忆
二七的潮水仿佛激荡在耳边

时间洗涤了多少个月夜
流水带走了无数个华年

动天的春雷唤醒荒芜的心田
从此，郑州的故事播撒出春花烂漫

多少次，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霓虹闪烁的高架凌空飞挂在眼前

林立的大厦挚起城市的脊梁
航空港的夜空跃动着蔚蓝色的火焰

让羞涩的往昔成为远去的记忆
让跋涉的足音擂响灿烂的明天
强劲的超越旋过无数个跨栏

从此，郑州的脚步踏出一地惊艳

多少次，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温柔的月光洒满如意湖的夜晚
动听的小夜曲弥漫整个湖面
湖面荡漾着恋人不尽的爱恋
让湿润的春夜叩开我的窗棂
让和暖的风儿捎去我的思念
一波波涛声惊醒沉睡的梦魇

从此，郑州的梦境更加色彩斑斓

龚真

随笔

名人轶事

唐婉与“三不粘”
王兰英

唐婉是宋朝著名诗人陆游的表妹。她自幼聪慧，人称才女，后
被陆游娶为妻，夫妻感情很好。但陆游的母亲对这个儿媳妇就是看
不上眼。

在陆游母亲六十寿辰这天，陆家宾客盈门，十分热闹。陆母想
叫儿媳妇在客人面前出丑，吃饭间，忽然当着众人提出：“今天我想
吃说蛋也有蛋，说面也有面，吃不出蛋，咬不着面；是火烧，用油炸；
看着焦黄，进口松软；瞧着有盐，尝尝怪甜；不粘勺子不粘盘，不用咬
就能咽的食物。”唐婉二话没说，走进厨房。在面盆里打了几个鸡
蛋，再将鸡蛋黄加入淀粉、白糖、清水，用筷子打匀，过细箩。炒锅添
入熟猪油，置中火上烧热，倒入调好的蛋黄液，迅速搅动。待蛋黄液
成糊状时，一边往锅中徐徐加入熟猪油，一边用勺不停地搅拌，蛋黄
糕变得柔软有劲，色泽黄亮，不粘炒锅，一会儿工夫就做好了。唐婉
将热腾腾、香喷喷的食物盛在一个盘子里，撒上点细盐恭恭敬敬地
送上餐桌。客人们一看，合乎要求，一尝，更是口感酥软，甜咸适宜，
都夸唐婉心灵手巧。

这个菜一不粘盘，二不粘勺，三不粘牙，清爽利口，因此大家给
它起名叫“三不粘”，后来成为传统名食，深受人们喜爱。

文史杂谈

知府学狗叫
王吴军

南宋高宗时，大权独揽的大奸臣秦桧在都
城临安修建了一座风景秀丽的庄园。这年初春
的一天，秦桧在几个官吏的陪同下畅游于这座
庄园之中，神情悠闲。

游览了一会儿，秦桧在欣喜之余，又有几分
不足地对身边的几个官吏说道：“这座庄园建造
得的确不错，极似江南的农家庭院，可是，美中
不足的是缺少了一点犬吠的声音，让人觉得稍
有遗憾。”秦桧他觉得，农家的庭院里大多喂养
的都有狗。因此，这座庄园既然是模仿农家庭
院建造的，也应该有狗叫的声音，有了狗叫的声
音，才更有农家气象。

说完这番话，秦桧随后就和几个官吏迈步
向前，要继续在庄园中游览。

秦桧和几个官吏刚走了几步，忽然，秦桧听
到身后传来了“汪汪”、“汪汪汪”的狗叫声。

秦桧觉得非常意外，就赶紧转身去看究竟
是怎么回事，结果是令人非常吃惊的，只见随行
的临安知府陈天德正趴在地上学狗叫！

秦桧看着陈天德趴在地上学狗叫的虔诚的
模样，忍不住哈哈大笑。

从此以后，秦桧对陈天德无比宠信，并连连
提拔了陈天德的官职。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朝野上下。
有一个读书人写了一首类似于顺口溜的打

油诗嘲讽道：“可笑庭中官某，甘作村庄走狗。
一旦靠山失势，难逃锅中烹油。”

说来也怪，这个读书人写的这首嘲讽陈
天德的打油诗竟然成了谶语，秦桧后来事败
之后，陈天德也真的以攀附奸党之罪而难逃
牢狱之苦，虽然没有被锅中烹油，却最终被
杀头。

楚天遂

王福广书法

梅花枝上春如海（国画） 孙君良


